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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上海生活垃圾末端处理 

与源头分类不匹配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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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满一年后，居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从 2018 年的 15%提高到了 90%,四分类垃圾实现

了“三增一减”（相比 2019 年同期，2020 年 6月全市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分别增长了 38.5%、71.1%和 11.2

倍，干垃圾下降了 19.8%）。但随着前端干垃圾分出量的显著下降以及湿垃圾与可回收物分出量的大幅增加，末端焚

烧设施能力或将过剩、湿垃圾与可回收物利用率不足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未来上海必须立足于垃圾四分类前提,统

筹好前端分类、中端收运和末端处理三个环节，加强长三角生活垃圾治理区域协同，优化全流程分类体系。 

一、干垃圾分出量大幅下降，末端焚烧设施能力或将过剩 

2019 年上海干垃圾产生量 647万吨，占生活垃圾总量的 60%,是上海生活垃圾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干垃圾热值较高，组分特

征模糊，清运量最大，适宜于焚烧处理，由此推动形成了本市以焚烧为主的干垃圾处理方式。 

目前上海共建成以国有企业运营为主的生活垃圾焚烧厂 9座，年焚烧能力折合约 704万吨（如表 1）,2019 年上海共处理生

活垃圾约 1038 万吨,其中采用焚烧方式进行处理的生活垃圾共 407 万吨，占比达 39%,以干垃圾为主的焚烧方式对全市生活垃圾

处理起到了托底作用。 

表 1上海已建生活垃圾焚烧能力 

项目名称 运营主体 能力（吨/日） 

嘉定区再生能源利用中心工程 上海嘉定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500 

上海天马生活垃圾末端处置综合利用中心 上海天马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2000 

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上海金山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800 

上海奉贤生活垃圾末端处置中心工程 上海东石塘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000 

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项目 上海老港固废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9000 

上海御桥生活垃圾焚烧厂 上海浦城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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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资源再利用中心项目 上海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 2000 

上海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 上海环城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500 

崇明固体废弃物处置综合利用中心 上海城投瀛洲生活垃圾处置有限公司 500 

合计 19300 

 

实施强制分类后，上海干垃圾分出量已从 2018 年 2.15 万吨/日降低到 2020 年 6 月的 1.55 万吨/日，垃圾焚烧能力对干垃

圾分出量的覆盖率（焚烧能力/干垃圾分出量）已达 1.1 倍。干垃圾焚烧能力相对充足，但未来将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随着分类质量的提升，每公斤干垃圾热值从分类前的 1600-1700 大卡上升到 2100 大卡，超过了大部分焚烧厂最大垃圾

处理量的设计热值，为了防止焚烧炉温度过热，不得不控制进炉垃圾量，由此相对降低了焚烧厂的设施利用率，未来部分焚烧

设施必须进行技改升级。 

二是在现阶段湿垃圾、可回收物处理体系尚未完全理顺的情况下，焚烧厂仍承担着部分湿垃圾、可回收物的兜底处理工作，

近年来在国家电价补贴、税收优惠政策的加持下，垃圾焚烧厂成为各路资本竞相追逐的热土，预计“十四五”期间上海新建焚

烧设施能力约为 0.97 万吨/日（如表2）,焚烧总能力将达 2.9万吨/日，将可以兜底处理全市约 88%的生活垃圾，对干垃圾的覆

盖率进一步提高到 1.5 倍 12，垃圾焚烧设施能力扩张过快、过大的问题将会逐渐暴露。 

表 2“十四五”期间上海规划新建焚烧设施能力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能力（吨/日） 

1 浦东新区海滨资源再利用中心项目 3000 

2 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项目 3000 

3 固体废弃物处置综合利用中心二期 500 

4 奉贤生活垃圾末端处置中心二期工程 1000 

5 

金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扩建 200 

金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 500 

6 松江天马二期焚烧项目 1500 

                                                        
21“十四五”期间按服务人口 3000 万、人均垃圾量 1.1 千克/日、干垃圾占比 60%测算，全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将约达3.3万吨

/日，干垃圾产生量将接近 2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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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700 

 

二、湿垃圾分出量增长迅速，末端处理设施建设面临困境 

2019 年上海湿垃圾产生量 283万吨（含餐厨垃圾），占生活垃圾总量的 26%o湿垃圾热值低，易污染其他垃圾，是垃圾分类的

重中之重。同时，湿垃圾中有机物含量高、易腐易烂,适宜于制沼发电和堆肥，以资源化利用为主。 

目前上海已建成湿垃圾处理能力 5050 吨/日（折合约 184 万吨/年），主要有集中处理和就地处理两种方式，其中就地利用

能力为 2530 吨/日。集中处理主要采用厌氧发酵工艺，在无氧条件下分解有机物制沼，最终转化为电能和沼气；就地处理主要

采用耗氧堆肥工艺，产出的有机肥、土壤改良剂等直接用于小区园林绿化。 

目前湿垃圾分出量已从 2018 年的 3948 吨/日提升到 2020 年 6 月的 9632 吨/日，实际资源化利用量为 5258 吨/日，末端资

源化能力对前端分出量的覆盖率（处理能力/分出量）为 56%,实际资源化利用率（资源化利用量/分出量）仅为 55%。 

虽然湿垃圾处理设施面临较大缺口，但建设面临诸多难点。湿垃圾处理主要有耗氧堆肥、厌氧发酵和掺混焚烧三种方式，

耗氧堆肥工艺相比传统化肥的生产成本更高，产品肥力更低，且成分更复杂，可能会影响食品安全；厌氧发酵工艺相比传统以

焚烧为主的能源化利用方式，效率更低（1 吨湿垃圾厌氧发酵可发电约 150-250 度，1 吨混合垃圾焚烧可发电约 400 度），处理

成本更高（厌氧发酵的吨成本约是焚烧的 2-3倍）。 

掺混焚烧简单便捷，但有悖于垃圾分类初衷。同时，湿垃圾处理设施的渗滤液、恶臭问题棘手，邻避效应突出，导致湿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困难重重，建成规模相比《上海市绿化市容“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湿垃圾资源化利用总能力达 7000 吨

/日）仍有较大差距。 

三、可回收物前端分出量稳步增长，末端处理体系有待完善 

2019 年上海可回收物产生量为 147万吨，在生活垃圾总量中占比为 14%。可回收物中易于翻新、再利用价值高的组分较多，

适宜于回收利用。当前本市可回收物主要依托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实现资源化利用，本市共有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96家，产品产值

55亿元，年利用固体废弃物1013 万吨（含工业固废、建筑垃圾、生活废弃物等）。 

目前上海可回收物的分出量已从2018年的 761吨/日提高到2020年 6月的 6814吨/日，已建成可回收物两网融合服务点1.5

万余个，中转站 201个，分拣场 10座，可回收物“点站场”三级网络基本覆盖全市居民小区，提前完成《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

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的回收网点建设目标。 

但相比之下，可回收物的末端处理体系建设较为落后，2019 年上海回收利用量仅有 101 万吨，整体利用率（回收利用量/

产出量）尚不足 70%,玻璃、电池、灯管、泡沫、纺织品、木料等废弃物的回收率仅 20%左右。 

受制于可回收物回收规模有限，加之上海土地资源稀缺、劳动力成本高企、下游配套产业单一等因素,上海资源利用产业整

体规模水平也相对偏低（上海生活垃圾产生量在全国占比4%,但资源利用产业市场规模在全国占比仅为 1%）。 

此外，2019 年上海有害垃圾分出量约 200 吨，仅占生活垃圾总量的 0.002%。有害垃圾主要由各区按照危废品委托有资质的

专业企业进行清运和处理（主要以填埋为主），目前本市共有 13 家危废集中焚烧和填埋处置单位，总核准危废经营规模 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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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年（约 958.6 吨/日，含工业危废、医疗危废）。考虑到有害垃圾规模较小、可与其他危废协同处理、路径较为成熟等因素，

本研究重点聚焦其他三类垃圾。 

四、末端与前端不匹配将阻碍上海资源回收利用率、原生垃圾零填埋等目标的实现 

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主要依靠湿垃圾和可回收物实现，上海 2019 年资源化利用率为 29%（餐厨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

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量/生活垃圾处理总量），不仅距离国家提出的 2020 年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的要求仍有差距，而且低于

部分国内城市的回收利用率水平（广州 2019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达 36%,深圳为33%,浙江提出 2020 年城乡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要超过 45%）。 

随着上海垃圾分类工作的进一步精细化，末端处理与前端源头分类不匹配问题将愈发突出。在湿垃圾和可回收物缺乏出路

的背景下，部分被作为混合垃圾流入了填埋场，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上海虽早在“十五”计划就提出到 2010 年实现“原生垃圾零

填埋”的目标，但至 2019 年仍有 31%的生活垃圾需要依靠填埋场进行处理。 

进一步讲，未来若放任焚烧厂进入设施能力过剩状态，为了保证“喂饱”部分焚烧厂，势必会掺烧一部分湿垃圾和可回收

物，将挤压湿垃圾和可回收物末端处理设施的建设空间，致使其末端处理短板难以得到弥补，生活垃圾末端处理体系最终将难

以逃出“依赖焚烧-减少资源利用-填埋场兜底”的恶性循环，并且未来若只靠焚烧厂兜底湿垃圾、可回收物的末端处理，则有

悖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工作的初衷。 

五、前端分类、中端收运和末端处理多环节统筹，优化全流程分类体系 

随着垃圾分类的主要矛盾从前端转向末端，末端处理体系建设应成为上海“十四五”继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主攻方向。

在当前既定四分类前提下，应统筹推进干湿垃圾处理设施,以中端收运为桥梁多元协调可回收物前端分类和末端体系，加强长三

角生活垃圾治理区域协同，切实解决当下暴露出的末端能力不协调、体系不灵活等问题，尽快建成一套“前”“后”匹配、多

元平衡、区域协同的全流程分类体系。 

1、统筹推进建设干垃圾和湿垃圾处理设施 

快速扩张焚烧能力短期内虽可以兜底生活垃圾处理、缓解湿垃圾处理难的问题，但长远来看将阻碍推进湿垃圾处理设施的

建设，最终使得垃圾分类体系功亏一簧。 

在当前湿垃圾处理工艺仍在持续优化、生活垃圾产生总量仍有不确定因素的前提下，建议审慎扩张干湿垃圾（尤其是干垃

圾）集中处理设施，优先实施对老旧设施的提标升级，推动现存焚烧场通过改造受热面、更新烟气处理设备等措施，相对增加

已有设施的处理能力，以适应焚烧垃圾热值提高的新形势。 

同时，考虑到干、湿垃圾的末端处理存在协同效应和替代效应，如干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以为湿垃圾发酵提供蒸汽，湿垃圾

发酵后的沼渣可以就近送到焚烧厂，干、湿垃圾设施可以共享供水、供电服务和渗滤液处理设备等，建议协同推动新增干、湿

垃圾处理设施集中入园（循环经济产业园），统筹考虑两者处理能力的平衡。 

2、多元协调可回收物前端分类和末端利用的关系 

前端垃圾分类没能分出后端需要的资源，是当前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应从中端收运体系建设入手，

从上海快消、快递网点密集的实际出发，结合上海生产制造企业的特征，以中端收运为桥梁来提升前端分类和末端资源化利用



 

 5 

的匹配度，构建具有上海特色的回收路径： 

一是末端反哺中端，鼓励企业（尤其是饮料厂、包装物制造厂、造纸厂、纺织厂等，在用户端布局较少但资源循环利用空

间较大的生产商）充分利用既有环卫体系，通过给予参与二次分拣的居民、值守志愿者适当的经济激励，构建利益共享机制，

激励相关方参与二次分拣和回收，发动群众参与分拣出其需要的回收物种类。 

二是多元化中端布局，构建与环卫体系并轨的第三方回收网络，将超市、便利店、快递企业以及代收点等直接面向居民的

商业网点纳入回收体系，同时鼓励企业出台面向消费者的积分制度、以旧换新活动，以激发消费者主动参与回收的积极性。 

三是用制度巩固效果，可率先对包装材料制造商推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明确生产厂商的资源回收比例、循环利用比例；

同时可对啤酒瓶、易拉罐、纸箱等包装材料推出押金制度，要求消费者购买含此类可回收物的商品时须额外支付一笔押金，当

其向便利店、商超或固定回收点退回啤酒瓶、易拉罐、纸箱时，可以返还这笔押金（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构建具有“上海特色”的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3、实现长三角生活垃圾治理区域协同和共保联治 

区域协同治理既可以破解省市交界处的“三不管”问题，也可以突破困扰单一行政区域污染治理缺乏规模效应的困境，是

解决诸多环境问题的一剂良方。 

在跨区域非法倾倒频现、缺乏监管抓手的背景下，率先启动建设生活垃圾跨区域转运集散点，争取建设长三角固废跨区域

转移信息平台，推进固废跨区域转移、处置的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以便三省一市相关部门对生活垃圾的跨区域运输、处

理进行统筹规划、协同监管、统一调度。 

为突破三省一市交界处垃圾处理的规模效应问题，探索建设跨区域共享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如焚烧厂和湿垃圾处理

设施，以解决部分区域（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生活垃圾规模过小而无法独立建成集中处理设施的问题。 

考虑到三省一市在资源利用下游产业布局上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如造纸、印染企业多聚集于江浙地区，汽车、钢铁、电子

制造产业是上海的重点产业，应鼓励和支持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积极走出去，主动与长三角下游企业对接，推动资源回收利用形

成区域闭环,实现区域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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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高政策协同,探索在长三角建立统一的押金制度，推动三省一市共享押金池子，实现押金的跨区域结算，以避免包装

物集中涌入某个推行押金制度的城市；在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出台后，鼓励长三角企业间跨区域流通配额，寻求区域处理能力

的最优配置，逐步构建促进长三角资源循环利用的区域垃圾治理新格局。 


